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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动词复合的认知动因与信息结构


台湾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　戴浩一

　　０．前言

传统汉语语言学的核心是文字、声韵、训诂，其研究的目的在诠释古典

文献，或为作诗填词的工具书，但是对构词与语法没有固有（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）的

分析方法。因此，从１８９８年《马氏文通》问世以来，汉语构词及语法的研

究都要借用从印欧语言现象引申出来的后设／上层语言（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）

以及分析理论作为基础。更有问题的是把汉语翻译成英语，再用英语的

语感来分析中文。尤其是在英美养成、英语能力优异的语言学家最常有

这个问题。这种方法当然容易推理到普遍语法，但是代价是扭曲了汉语

语法的结构本质，也忽略了人类语言的词汇与语法都会受到历史文化与

社会认知的不同而有重要的差异（Ｔａｉ１９８９，戴浩一２０００）。

因此，汉语语法的分析应该避免套用从印欧语言发展出来的后设／上

层语言以及分析框架（陆俭明、沈家煊、邵敬敏、张黎、戴浩一，等）。印欧

语言是以形态为主的屈折语言（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），而汉语缺少形态

屈折，而是以词汇的语意建构的意合语法（张黎２０１７）。

以印欧语言为基准的构词学（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）可分成三部分：屈折

（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）、衍生（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）、复合（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）。相较于其他印欧语

言，英语不是高度屈折变化的语言，然而英语的名词有复数词素，如ｓ

（ｂｏｏｋ／ｂｏｏｋｓ）与ｅｎ（ｃｈｉｃｋ／ｃｈｉｃｋｅｎ），以及人称代名词的单复数变化，如

第一人称的Ｉ／ｗｅ与第三人称的ｈｅ／ｓｈｅ／ｔｈｅｙ等。汉语没有真正的复数

 本文曾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在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举行的“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

讨会”报告，受到陆俭明、史有为、沈家煊、邵敬敏、张黎等与会学者的指正，谨在此致最诚挚谢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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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素。有时被认为是复数词素的“们”（我们、你们、他们）并不是真正具

能产性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）的复数词素。英语动词的屈折词素（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

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）有ｓ（与第三人称单数相呼应）。这个词素是区分英语主语

（ｓｕｂｊｅｃｔ）与施事者（ａｇｅｎｔ）最重要的词素，主语是句法的概念（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

ｎｏｔｉｏｎ），而施事者是语意的概念；汉语没有呼应的词素，主语的句法定

义，在汉语语言学一直是个“老大难”的议题。虽然英语不如其他语言

（如，匈牙利语，黎巴嫩语，及一些非洲语言）宾语与主语都有呼应的语素，

但ｓ这个呼应词素也在句法上定义了宾语（ｏｂｊｅｃｔ）。因此相较于英语，汉

语的句法关系与语意关系更密切。其他英语动词的屈折词素还有ｅｄ（过

去式）、ｉｎｇ（进形式）、ｅｎ（过去分词）、ｓ（所有格）、ｅｒ（比较级）、ｅｓｔ（最

高级）。汉语没有时式（ｔｅｎｓｅ），只有时貌，如“了”“着”“过”。这三个时

貌标记是束缚词素（ｂｏｕｎｄ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），但是不能算是屈折词素；它们都

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，其本身的语意还是相当清楚的。例如，汉语的进形

式是用表达“存在”的“在”，所有格用表达“限制”的“的”，比较级用“比”，

最高级用“最”。这些词素都是语意透明的单词，也呈现出汉语的词汇与

句法的分析性（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ｉｔｙ）与透明度（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）。

汉语在衍生方面也没有英语丰富。最明显的是汉语动词与名词同

形，例子不胜枚举，在汉语语法文献里是“兼类”的议题。附加词素有后

缀，如“子”（桌子，椅子）、“头”（木头，石头）、“化”（西化，美化）、“学”

（语言学，心理学）、“家”（语言学家，心理学家）；也有前缀，如“老／小”

（老李／小张）、“第”（第一，第二）、“初”（初一，初二）。但是这些都是衍

生词汇，也都是汉语词汇的一部分，不会如屈折词素涉及句法。赵元任先

生在《中国话的文法》第六章里也不把有附加词的词汇视为复合词。

相对地，复合（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）是汉语构词学最重要的部分。汉语复

合词有名词复合词，动词复合词、形容词复合词、副词复合词。这四种复

合词各有其复合的原则与用单词复合的分析性与透明度的不同议题。

另外，重复（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）也是汉语构词的特色，也涵盖名词、动词、

形容词、副词四大类。重复在汉语的拟象性（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）是个重要的议题，

但不在这篇文章的范围内。

本文目的在探索汉语由单字词动词构成双字词复合动词的认知动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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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），以及其信息结构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），并进

一步以张黎所倡导的汉语意合语法来诠释汉语复合动词的分析性、透明

度与隐晦性（ｏｐａｃｉｔｙ）。最后，本文对华语教学“字本位”与“词本位”在识

字与阅读的角色提出一些浅见。

　

１．汉语复合动词的认知动因

关于复合词，赵元任先生《中国话的文法》第六章有非常详细的讨论。

他先从结构的观点把汉语复合词归类为（１）主谓式复合词，（２）并列式复

合词，（３）主从复合词，（４）动宾复合词，（５）动补复合词，（６）复杂复合

词。在这个六大类下进一步分门别类探讨各种不同的名词复合词、动词

复合词、形容词复合词、副词复合词。例如，动补复合词的补语有结果补

语、方向补语、能性补语、程度补语等。重复在赵先生的书中散见各章节，

没有独立成一章，大概是因为在不同词类与语意下比较方便详细讨论他

观察到的细节。如果是以拟象性为出发点，汉语的词语的重复自然可成

为独立的一章。

汉语的复合词如果从认知动因的观点来探讨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

解它们的本质。拟象性理论中的时间顺序就是一个语言结构中最基本的

认知动因。复合动词会涉及两个单音动词的时间顺序。最明显的是表达

动作（Ｖ１）与结果（Ｖ２）的动补复合词，如“打破”“踢倒”；其次是能不能达

到目的的复合词“打得破”“打不破”，“踢得倒”“踢不倒”；再其次是带有表

达方向的动补复合词，如“回来”“出去”。

张丽丽（２００３）就是利用时间顺序原则（Ｔａｉ１９８５，戴浩一１９９８）来解

释汉语动词复合词形成的动因。她把时间顺序原则应用到中文“Ｖ１—

Ｖ２”式复合动词中的概念结构，并找出与其搭配的构词结构。她先把动

词概念二分为对等与不对等，然后预测Ｖ１与Ｖ２的语意及语法关系：

Ａ　当复合动词的Ｖ１和Ｖ２概念不相当，Ｖ２不是表目的就是表结果。

Ａ１　若Ｖ２是施事者所能控制的行为，Ｖ２作目的事件。

Ａ２　若Ｖ２不是施事者所能控制的行为，Ｖ２作结果事件。

Ａ３　Ｖ２为目的事件，整个结构偏近偏正结构。

Ａ４　Ｖ２为结果事件，整个结构偏近动补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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Ｂ　当复合的Ｖ１和Ｖ２概念相当、相对或相近，排序上无涉于时间顺

序原则。

Ｂ１　当复合的Ｖ１和Ｖ２概念相当、相对或相近，整个结构属并列结构。

戴浩一（Ｔａｉ１９８５）提到不涉及时间顺序的句子是相当典型的并列结

构，其组成的子句允许自由的词序。如“他一边跳舞，一边唱歌”与“他一

边唱歌，一边跳舞”。但是，并列的动词复合词大部分都有固定的词序，如

“呼吸”“买卖”。少数在一些方言会呈现出相反的词序，如“喜欢”与“欢

喜”；汉语的“语言”在日文是“言語”。赵元任先生（１９６８）在并列复合词那

一节从不同词类与不同语意义关系描述各大词类下的并列复合词，几乎

找不到词序可自由颠倒的例子。这个构词法与句法的差异值得将来进一

步探索。

再者，“目的事件”与“结果事件”的语意区分不能单靠概念不对等的

Ｖ１与Ｖ２就能决定，还得靠整个句子的语意功能，如“把窗户敲破才能进

屋子里去”“不小心把花瓶打破了”。然而，不管是“目的”还是“结果”，放

在动作的后面都是与时间顺序原则吻合。

张丽丽（２００３）探讨的议题之一是，除了动补与并列复合词外，还有哪

些复合动词是由两个单音动词组成的。她观察到以前较少被注意到的

“Ｖ有”和“Ｖ得”复合词是相当有衍生性的。前者如“带有”“放有”“住有”

“建有”等；后者如“查得”“求得”“取得”“换得”等。这些复合词都固定用

“有”和“得”作为Ｖ２。这些Ｖ１—Ｖ２的复合词可归类于动补结构，也符合

结果概念。另外有许多动词复合词用固定的Ｖ１，“改Ｖ”“加Ｖ”“补Ｖ”

“增Ｖ”“代Ｖ”“借Ｖ”“分Ｖ”等。“改Ｖ”的例子有“改做”“改用”“改写”

等，“加Ｖ”的例子有“加买”“加收”“加领”等。这些Ｖ１—Ｖ２的复合词可

归类于偏正结构，也符合目的概念。因此，这两种有衍生能力的动词复合

词也基于时间顺序原则。

　

２．汉语复合动词的信息动因

动补复合动词的讯息中心是在“结果”。如“杀死”“看见”“听懂”“学

会”等（ＴａｉａｎｄＣｈｏｕ１９７５，Ｔａｉ１９８４）。因此，可以说“张三杀了李四三

次，李四都没死”“杀得死／不死”“看得见／不见”“听得懂／不懂”“学得会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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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会”等。问句“他跑得快不快？”，回答是“快”或“不快”，而不是“跑”或

“不跑”。同样地，“视而不见；听而不闻”也可看出汉语从古代，就把“动

作”与“结果”的单音动词划分出来。由此观之，Ｖ２用“补语”来描述也不

是很恰当，不如用“谓语中心”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）（Ｃｈａｏ１９６８，Ｔａｉ

２００３）来描述，而汉语的“动词”不管是在句法层面或语意层面都与印欧语

言或是动词有屈折变化的语言（如日语，韩语）都扮演着相当不同的角色，

证明张黎所倡导的意合语法是一条正确的道路。

　

３．感官动词复合词

在这一节我们利用感官动词复合词进一步检视动补复合词的构词的

衍生能力。汉语的五官动词“看”“听”“嗅／闻”“尝”“触／摸”都是不具有界

线（ｕｎｂｏｕｎｄｅｄ）的动作动词（ａｃｔｉｏｎｖｅｒｂｓ）。它们需要动词补语来表达有

界（ｂｏｕｎｄｅｄ）的完成动词（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ｖｅｒｂｓ），如“看见”“听见”“嗅

到／闻到”“尝到”“触到／摸到”。“看到”“听到”也可以表达完成的复合动

词，而“嗅见”“尝见”“触见／摸见”却是不合语法。以“看”为词首

的复合动词有“看懂”“看破”“看透”“看望”“看中”“看轻”“看重”等。以

“听”为词首的复合动词除了“听懂”“听清楚”外，其他能与“看”复合的都

不合语法，“听破”“听透”“听望”“听中”“听轻”“听重”等。

很显然地，动补复合词的构词的衍生能力与两个复合的单词各有不同的

语意有关，例如“看破”的“破”与“打破”的“破”有不同的意涵；“看中”的

“中”与“打中”也有不同的意涵；而“看懂”的“看”与“看轻”“看重”的“看”

也有不同的意涵。也就是两个单词的意合并不是１＋１＝２那么简单、清

楚。他们的意合有单词动词核心语意的限制，也有其延伸语意的实用，更

有复合的意合语意。如何利用大数据计算应该是意合语意能更上一层楼

的策略。

　

４．“字本位”／“词本位”的二元性的汉语教学

“字”是中文固有的语言单位，“词”是从英文“ｗｏｒｄ”借过来的语言单

位。中文区分“字典”与“词典”，英文只有“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”。因为“字”是固有

的，所以在一般人的口语中“字典”是低标记性（ｕｎｍａｒｋｅｄ），“词典”是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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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“字典”是高标记性（ｍａｒｋｅｄ），因此我们会把英文的“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”翻译

为“字典”。虽然汉语从古代的单音节词汇发展至现代汉语的双音节／多音

节词汇，现代汉语还是半数以上的“词”（ｗｏｒｄ）是单音节（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），同

时又是单词素（ｍｏｎｏｍｏｒｐｈｅｍｉｃ），可以是三位一体（ｏｎｅ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ｏｎｅ

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ｏｎｅｗｏｒｄ）。又因为单音节词本身不能用语音的变化来加上

附加词素，以表达句法或语意关系的变化，汉语的单词刚好可以用一个汉

字来表征，因此可以说是四位一体（ｏｎｅ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ｏｎｅｗｏｒｄ

ｏｎ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）。更重要的是书写的汉语是用单音的汉字来做各种依结

构或语意复合而成的词汇。“字本位”（徐通锵２００８、白乐桑１９８９、吕必松

２０１６，等）与“词本位”（赵元任１９６８、陆俭明２０１１，等）的分析理论与汉语

二语教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。

汉语二语教学的传统方法是先训练口语，再逐步介绍已掌握的口语

的汉字词组，进入阅读的阶段。这个方法有如小孩先学会说母语后，再进

入阅读的训练。这就是“词本位”二语教学的基本精神。一般的认知也认

为一开始就直接学习汉字与其发音会让学习者感到不可克服的困难，而

阻碍了学习的信心。而且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字词几乎过半，一开始就直

接用汉字教学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但是就如白乐桑（２０２０）指出，中国最早的识字教材，如《文字蒙求》

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和《千字文》，都是直接认识单音汉字，进而进入学习阅

读与书写。“字本位”的二语教学，白乐桑在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有多

年成功的实践经验。台湾许多失聪的聋人也是经过直接认字的方法学会

阅读与书写，这个现象更证明识字与阅读可以不需要语音的辅助，也对识

字与阅读需要基于语音的理论提出反例。

本文提出“字本位”／“词本位”二元性的汉语教学。就是，单音节的字

词与单音词之间语意透明（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）的复合词可以直接用汉字教学，

如“打”“破”和“打破”，“看”“到”和“看到”。单音词之间语意隐晦

（ｏｐａｑｕｅ）的复合词可以用“词本位”的方法进行教学，如“风流”“鞠躬”等。

当然也要考虑到词频与日常沟通的需要。

汉语是分析性极高的语言（Ｓａｐｉｒ１９２１，Ｔａｉ２０１３），名词、形容词、副

词、量词的复合词结构的逐一分析不在本短文的范围内，但是本文提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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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９　　

二元教学法应该也可以应用在汉语二语教学。汉语词汇系统的最大的特

色是可以用单音节的字词组成双音节的语词。这种现象在词汇分析理论

与汉语教学都有重要的意涵。以名词为例，我们也可以用认知语言学的

角度归纳汉语复合名词的组合策略。

策略（一）是以范畴化（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）衍生：火车（ｔｒａｉｎ）、汽车（ｃａｒ）、

卡车（ｔｒｕｃｋ）等。

策略（二）是所属关系（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）衍生：树干（ｔｒｕｎｋ）、树枝

（ｂｒａｎｃｈ）、树叶（ｌｅａｆ）等。

策略（三）是以人体代替物体：山头，山腰，山脚等。

策略（四）以动物身体部位描述植物部位：果皮，果肉。策略（三）及

策略（四）是用

策略（二）与比喻认知原则。

策略（五）从陆地动物到水上动物：河马，海马，海狮等。策略（五）是

利用心理空间（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ｃｅ）的认知原则。从这些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

汉字中文词汇系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相较于印欧语言或有丰富屈折变化的语言，汉语的形态结构与句法

结构比较简单，字词组合有其策略与分析性与透明性。汉语语法的重心

在其词汇系统，与它们基于相对简句法结构与意合语法策略。因此，词汇

的教与学该是汉语二语教学的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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